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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嘉里： 在年幼时想象自己长大后是什么样子？ 
 
刘辛夷：如果“年幼时”是指上小学以前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可能期
间我做过太多次改写，导致最初的想象已经无从认定了。不过，比较

明确的可能就是一个有正当理由傻乐的角色，还能从自己从事的事情

中得到乐趣。 
   
王嘉里： 这两年，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 
 
刘辛夷：或许是因为习惯了巨量的信息干扰和环境里的不安定感，我

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创作的专注度反而变高了些。这同时也是一个观

念上的改变，或许还证明了艺术能够继续反哺对自己对待生活的设定

方式。 
 
另一个改变也与之相关。我一向都喜欢说时间有限（好似自己对此特

有认识，但谁都看得出我其实是反应慢，动作更慢），但直到最近我

才意识到，”时间的有限性“的真正重点不在于分秒必争或者效率成本
之类的，而是在于所有眼下异常热烈的新事物，仅有非常有限的时间，

在被更新更热烈的事物取代和遗忘之前，努力证实自己存在过的那一

丁点历史意义。 
 
王嘉里：最希望改变／最不希望改变的事情是什么？ 
 
刘辛夷：这两个问题可以看作一个认识论话题。 
 
自打我出国留学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深切体验到“认识世界”是如此
之难，以至于我觉得相比于那些看得到“改造世界”（例如新自由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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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全球化工程，中国发展主义观念下的阶层跨越，大基建，传统文化

输出之类）能够在此生获得不断理解这个“后技术”世界的方法，已经
是足够艰巨的任务了。从这点出发，我一直坚信，“认识世界”已经变
得比“改造世界”更具挑战性，文化工作者所能影响的领域，也应该是
介于“认识世界”和“改造世界”之间的“解释世界”。 
 
但我近年开始体会到，“改造世界”是”认识世界“很可能是同步发生的，
未必会有一先一后的步骤选择机制，预计也很难仅仅留在个人层面的

探讨。因为即便是关于当代艺术和哲学研究这种高度小圈子化的实践

活动，也必然有关于一辈人所整体经历的历史经验和对这种历史经验

所作出的连续性的文化反应。举个例子说，2011开始的蔓延全球的
占领活动就是一个明证，即便是参与其中的年轻人也要到比较晚近才

会明白原来以为的发声运动其实在当时当刻就开始了型塑未来政治

的进程；再例如，国内在 2011年左右开始的年轻化艺术（不是年轻
艺术家）浪潮，确立了如今的艺术圈的游戏规则。不论方向上是否将

偏离本意，存有改变的意愿可以看作是人的本能，从改变认识的那一

刻开始，我们就开始改造了自身对未来的想象，并在不自觉中推动事

物的变化。	
  


